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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艾布胡勒的傳述：

穆聖說：「愛其所愛，淡如水，恐有一日，愛變惡。惡其所惡，勿過火，

恐有一日，惡變愛。」

米格達姆的傳述：

穆聖說：「裝滿臭皮袋，盡享口腹之樂，最為可恥。其實，人有幾口飯，

即能直頭豎面，行動作事。非食不可，當吃一份，飲一份，留一份。」

《聖訓》文摘兩則

我對伊斯蘭教的了解並不多，從小覺得很

奇怪，為什麼人家都可以吃的東西，就我

不行？人家可以穿短袖短褲，就我不行？

不明白為什麼女生要包頭巾？男女要分

開？要做禮拜？還要封齋？不明白為什麼

有那麼多的規定，而且我每一件都要做。

因為生出來就是穆斯林，我覺得自己沒有

選擇權，沒有拒絕的餘地，我那時覺得這

樣很不公平，還覺得很可惜自己是穆斯

林。

五年級時，我和家人去約旦，到了一個以

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那時的我很不習

慣，也覺得很奇怪，怎麼大家都那麼好

客？請我們去他們家玩、去他們家吃飯。

每個人見面都要說「salam」，跟女人打招

呼還要親臉頰，我們有那麼熟嗎？我不認

識你啊！ 為什麼要對我那麼好？

住在約旦以後，我才慢慢地了解伊斯蘭，才知

道原來伊斯蘭所提到的一切教義、規定……，

其實都是對我們最好的、有利的。例如：要禮

拜是為了感謝Allah的原造和養育之恩，為了洗

掉人們犯的錯和罪惡，並且能阻止我們做一些

不該做的事，使我們在後世獲得脫離和成功。

戴頭巾是為了保護我們女生，讓我們不受到侵

犯。而封齋是要我們感受飢餓與感恩，讓我們

能同情和幫助貧苦的人們。伊斯蘭教導人們要

互相幫忙、互相關心，那是最基本的道理。

其實有很多事都是我們該做的，只是自己不

知道、不了解、不想去做，或是不想承認他的

重要性而已。透過伊斯蘭使大家都明白一些道

理，去做一些自己該做的事。

伊斯蘭教是很寬容大量的，我們的所作所為都

會被記下的，你對人面帶微笑有回賜，把地上

或是路上的東西撿起來有回賜，說好話有回

賜，幫忙別人、唸古蘭經、做禮拜、吃飯、工

作上班、去學校上學、這通通都有回賜！ 可見

我們多幸運啊！只要多做善事多幫別人就算沒

錢也沒關係，只要擁有那顆善良、愛幫助人的

心，就算我們沒有真的做到也會被記下來的。

所以身為一個穆斯林心意是很重要的！ 因為心

能夠影響我們的行為，能夠影響我們給別人的

感覺，能夠讓別人感覺到穆斯林的愛與關懷。

雖然我對伊斯蘭還不太了解，但我想要更了解

伊斯蘭。雖然我有時沒有好好的去遵守一些規

定，但我希望自己能改變，變成一位更好的穆

斯林。所以我想把我會的，我知道的伊斯蘭告

訴大家，讓大家都能體會到伊斯蘭的好！

了解伊斯蘭
安琪．台北

我家有個  穆斯林
錦瑟．台中

我的姐姐是穆斯林。

她是在大學時因緣際會下接觸到回教，經

過一段時間探尋、追求，最後確定她的真

主名為「安拉」，便義無反顧加入回教，

後來我才知道其正確名稱應為伊斯蘭教，

而所有教徒稱穆斯林。

因此，我有一個穆斯林姐夫。

在姐姐入教後沒多久便宣布要結婚的消

息，於是一個月後，我們多了一個來自遙

遠中東陌生國度的家人。整件事情從加入

伊斯蘭教到結婚的過程，不過才幾個月的

時間，姐姐的每個重要決定都讓家人措手

不及，我們既沒有討論的機會，更沒有反

對的空間。

伊斯蘭教這個名詞除了曾在課本上讀過以

外，頂多偶爾在電視上看到一些相關新

聞，沒讀過書、不認識字的媽媽和奶奶就

更不可能知道伊斯蘭教為何。從沒想過這

個宗教會和我的生活牽扯上，直到姐姐成

為穆斯林，並且堅持以伊斯蘭儀式於台北

清真寺舉行的婚禮後。

家裡有個穆斯林，對一般道教信仰的媽媽和奶

奶來說衝擊不小，生活上也有不少摩擦。

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拿香對著各式神像拜拜，

就像被教導吃飯要用筷子一樣自然，但當看到

穆斯林姐姐跪在地毯上不知對著什麼磕頭默

禱，還一天拜五次時，媽媽著實丈二金剛摸不

著頭腦，不知到底她拜的是何方神聖，她的真

主長得是什麼模樣？

夫妻歸來時，媽媽忙碌熱心地準備了一桌菜，

還刻意沒有加豬肉，但他們卻寧願外出買簡單

素食填飽肚子，只因媽媽用的鍋碗瓢盆曾煮過

豬肉。

透過姐姐不斷地解釋和實際行動，習慣多神信

仰的我們才知道，因為伊斯蘭只信奉一位真主

「安拉」，而且教義規定不能崇拜偶像，所以

他們便朝「安拉」的第一個房子所在地、也是

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的方向朝拜，且禮拜前

一定要先小淨。

而穆斯林除了不吃豬肉，其它可食的肉類食物

也必須是經由穆斯林宰殺，並先唸誦可蘭經

文。為此，媽媽不忍每次都讓夫妻倆吃素食，

總會細心挑選食材，並特地準備一組新的鍋碗

器具專供他們使用。

家裡有個穆斯林，讓我們學會尊重、包容不同

的文化。由於突然從陌生人變成家人加上語言

不通，剛開始姐夫和我們甚少有交集，但身為

台灣人，有著天生的熱情和特有的包容心，漸

漸地，成見便消弭了。

我們盡力在姐夫陪姐姐回娘家時用有限的英語

和他寒暄說笑，也會用assalamu'alaikum（願

真主賜你們平安）和喜歡裝酷的他打招呼，用

alhamdulilah（感謝真主）表示感謝，讓他高

興；幾年下來他中文已能聽能說，偶爾也向我

們講訓一些伊斯蘭教的教義。

每當外人問起姐姐和姐夫時，我都毫不猶豫地

介紹他們是穆斯林，並仔細地向人解說我所知

道的伊斯蘭文化，因為身為穆斯林的家人，我

覺得有義務並期望能幫助他們澄清外界對穆斯

林的些許誤解。

年輕的時候，總想從台灣這個蕞爾小島飛出

去，看看天空有多高、世界有多遼闊。

被飛機載到基督教的英倫國度，卻因緣際會在

這多國移民與文化的熔爐，深深被原本一無所

知的伊斯蘭所吸引，被一群來自歐亞非洲各國

穆斯林女孩的純潔與虔誠所感動，「朝聞道，

夕可死也。」原來就是此般震撼的感覺啊！

成為穆斯林已經是大事一件，幾年後嫁作土耳

其的台籍新娘，又是人生中始料未及的轉捩

點。

從原本的生活方式，回歸到伊斯蘭的生活方

式，的確不太簡單﹔就像我的親朋好友們說：

「伊斯蘭好像很難耶……不能吃到豬肉、不能

喝酒、還要學習用阿拉伯文禮拜……」其實，

比上述這些更難的是：挑戰從前那個得過且

過、隨波逐流、搖擺不定的「自我」。

做人道理、格言警語，學校的師長都殷切叮嚀

過，但是教官沒看到的時候，還是會忘光光﹔

最清楚人性弱點的，果然是全知的造物主，所

以給穆斯林每天五次禮拜，充電、淨化、反思

的機會。

如果從十多年前皈依伊斯蘭的時間點做一個記

號，和現在的我，在這兩點之間畫出一條線，

然後延伸出去，那也許就是我的將來、我的方

向。

我常常在假想，那個十多年前的我，未曾被引

領、未曾見識到伊斯蘭之光的我，現在，會是

如何？

也許，一樣依著庸碌的本性過著平凡恬淡的生

活，但是，碰到鬱悶低潮，難道不會借酒澆

愁、麻痺思考、走入極端？

遭人忌妒背談時，難道不會心生報復、以牙還

牙？

遭逢天災人禍、顛沛流離之際，難道不會怨天

尤人、自暴自棄？

豐衣足食、平步青雲之日，難道不會沾沾自

喜、自視高人一等？

人的一生能夠吞吐的氣息，是早已註定的，

「死亡」這看不見的終點線，已令人心慌不

已，如果連人生的方向都無法確認，那麼回首

一生的成敗得失，到底要以何為衡量準則？

隨波逐流只能在今世得過且過，對後世卻提供

不了一點保障﹔伊斯蘭是璀璨的明燈，足以穿

透一切事物表相，今世遭遇的一切，是福、是

禍， 原來都是為了後世鋪路的考驗。

穆斯林這個身份，給了我嶄新的角度觀察我們

的世界﹔伊斯蘭的教導，給了我審視是非善惡

的實際準則。

跟著兩個孩子一起學習世間奧秘的同時，我也

再一次審視真主完美的造物邏輯和一切跡象﹔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過於渺小，而且人的感官能

力十分有限，然而真主卻對每一個生命慈憫，

給予嚮導、恩赦、與豐厚的報償。

《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

者。》

心中確信、口中讀誦這句清真言，用全新的生

命擁抱伊斯蘭，從皈依的那一刻起，我的心，

找回了方向。

心的方向
Rana．土耳其

試　辦

屬於我們的王國

亞瑟蘭．台北

「媽媽妳看那個人……她是從哪裡來的呀？」

結束馬不停蹄的下午，一踏進回返辦公室的捷運車廂，小女孩便和她慈眉善目

的年輕母親同時炯亮著雙眼望我；我羞得緊握扶把，埋下了頭。

女孩的母親看出我的赧然，趕緊低聲嘁嘁嗾嗾向女孩說些不知什麼故事。

在這個以黑灰白為基調的城市，我搭配同色調頭巾的一身繽紛，似乎顯得過於

突兀，以至於即使在擁擠的車廂人潮裡，依舊被一眼指出。

「那她會回去她的王國嗎？」

童稚的咿唔聲再次嘹亮響起。聽到那句對白，我深埋的頭再抬不起來了……

 幸而，很快地，車抵台北車站，女孩和母親起身準備離去。

 我終於抬頭和她們相視而笑，互道bye-bye。
 「媽媽，那個公主回去她的王國後還會再回來嗎？」女孩指著我，繼續在母

親為她建構的想像世界中追逐。

在這對母女的身影隨車門闔上、消失後，我不爭氣的眼淚終於轟然淌出。

我低頭撩起頭巾揩淚，慶幸自己有這麼好的「面紗」。

是有那麼一個我回不去的王國，可，我並非公主。

感謝這對母女為我架築的美麗童話。

（獻給戴頭巾的姐妹們。）
麥加清真寺

白天與晚上

新
月 1



每一年最令我期待的就是暑假，原因很簡單，

就只是因為可以見到一群好久不見、一見就有

說不完的話的好朋友們。

而讓我有這個機會的，就是每年的「全台穆斯

林青年夏令營」這個活動。

經過這四天三夜的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

玩水球及演戲了，水球是我從一開始就期待

的，去了更驚喜，玩了一身濕也值得。

看到有人似乎沒有跟我們一起享樂其中，我們

也會毫不猶豫拉他們一起玩；我知道大家從不

同地方來，認識新朋友，與舊朋友感情也越來

越好，這對我來說就是最有價值的事了。

而談到演戲，一開始還很擔心會放不開，不敢

夏令營
卡瑪利安．台北

悲情的反哺
石彥偉．北京

最遠不過晚霞
廖詩敏．福建

大方去演，沒想到最後我們會是演亡人的所有

儀式，而我的角色就是亡人的鄰居是要教他念

「清真言」的人，我竟然會忘詞，可見我有多

麼的緊張啊！

不過幸好，最後我還是很順利的完成整齣劇

情，而在那其中，我也因而學習到很多的事

物，也更了解伊斯蘭，這真的讓我很開心。

晚上的時間，我們女生幾乎不是聊天就是唱

歌、跳舞，整個人High到一個不行，白天還是

很有精神的上課、玩樂，整個人永遠處在充電

量滿格一樣的有活力呢！

令我最有感觸的就是，有一位外教人士，就在

結業式當天，在全體學員、師長、工作人員的

見證下，入了伊斯蘭這個宗教；對我來說，這

不只是一個宗教，更是一個大家庭，而這是我

第一次看到那麼令我感動的時刻，比我看到自

己考試一百分還要想哭呢！

一點都不誇大其詞，當時的心情，我想我一輩

子都不會忘記，這次的活動能那麼的圓滿、成

功、又好玩，全都要感謝所有精心設計，與主

辦這次活動的大家，是他們讓我們能有一個快

樂的暑假回憶，每一次的活動內容都讓我銘記

在心，只要雙眼一閉，那些美好的回憶畫面都

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在往後的暑假，我一定

都會參加這些快樂的活動。

松花江瘦得厲害，不復是那條波瀾興旺的大江

了。一條原本豐腴的水帶，被瓜割成無數細

絲，抽搐在遲暮的河床裡。赤裸的江沙和衰草

愈發貪婪，像一張張猙獰的嘴，吞噬著她的容

顏。

許多年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她如此羸弱。當我

還是意氣少年的時候，那江水和人一樣，有著

一股子剛烈的血氣。那時我還沒讀過《北方的

河》，但我就像那男主人公一樣，酣暢地與江

水捲在了一起。

我曾走過中國的許多江河，發覺它們難有這樣

的氣質。它們太喜歡被人注視，一聲濤響恨不

能讓整個頓亞都聽到。松花江不，她是寂寞的

行吟者，遠離長江黃河的喧囂，棄絕了與海水

交合的渴念，只把自己逼向塞北亙久的風寒和

遙遠的孤獨。她不要任何形式的回賜，凡有劫

難，便默默地承領了。

斯水如人。

百餘年前，中東鐵路的軌轍攪動了黑土地的平

靜，一群衣衫襤褸的回回人沿運河兩岸踏上了

舉家北遷的長旅。逃荒務工的他們赤貧如洗，

可一旦手頭有了餘綽，便把錢糧散出去周濟更

難過的人。光陰久了，他們和這裡的關東人家

撈起了一樣的土嗑，裹起了厚厚的棉衣，也喝

慣了冰涼的江水，可就是古怪地不肯動豬肉一

口！漢人們承認，他們的骨髓裡確有一種烈性

的東西燃燒在高鼻深目間；他們確和常人不一

樣。

今年齋月，心事尤其沉重。說不清為什麼，

終不願回鄉去，或許已對鄉人的眼神發生了

惶恐。我不斷朝他們走近，卻發現彼此的心

膜已烙上了翳痕。近一年來，異鄉的我變易了

許多。冥冥中，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深度

思索。夜深人靜時，我常常端起湯瓶壺走進水

房，在眾人的鼾息中舉行著只有自己才知曉的

儀式；東天尚未微明，我便滿足地起了床，疾

步奔向撒拉人的麵館；對於英文，我是早已喪

失了知覺的，卻偏執地對一種沒有用處的天方

流傳的語言燃起了興致，每每讀起，心頭總有

種難述的歡悅。

但故鄉憐憫地斜視著我。那些平素以血腸為

食、高考加分時趨之若鶩的學子，那些在觥

籌交錯間宣講穆斯林習俗的酒客，那些腰纏

孝帶、號啕在墳邊的孝子，還有那些一邊念著

經，一邊瞄著經禮的領袖……他們或許不曾忘

卻源頭，卻早已習慣了歸程的迷失。

黃土高原憤怒了，叫他們野回回。故鄉先是一

怔，旋即就無謂地笑了。多刺耳的辱罵！可被

罵者甘願領受，未覺廉恥；罵者則任其放逐，

不願意伸手拯救。

但總要有人來拯救。

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高喊「以筆為旗」；

又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寫出《清水裡的刀

子》；如今，我也想跟著站出來。我沒能寫出

什麼，但我跟他們流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淚。

真主給我們留下了口喚，叫我們懂得反哺。

有良知的生命都應該懂得反哺。我是這塊土地

上走出去的兒子，不能眼睜睜看著她就這樣渴

死，生命的灌溉總要有所接續—松花江乾

了，還有眼淚；淚水乾了，還有骨血。

離鄉的時日近了。

我獨立南岸，在漸猛的江風中，捕獲了前所未

有的幻視：浩浩蕩蕩的大江在放聲高唱，冰凌

在你撞我我撞你，旋動著清脆而嘹亮的哢哢

聲。松花江的開江是一次蛻變，舊生命從沉眠

中勃醒，應著充滿血性的吶喊，奔騰著，迎向

新生。

我叮囑自己，來年開春時，一定趕回來看看。

2011新月文學穆斯林組首獎

2011新月文學非穆斯林組得獎作品

當馬來西亞的教親們出機場之時都已晚上九點多了！

二話不說先帶往由台灣觀光局認證的清真餐廳用餐，

飽餐一頓之後隨即回飯店休息，等待未來幾天的旅程

展開！

整體來說，在台灣旅遊，硬體方面都算是一流的水

準！然而在用餐方面，受限於大環境屬於「多神

教」，餐廳的選擇性不如其他信仰方便，尤其在東部

地區更是屈指可數。因此，在接待穆斯林旅遊團時，

餐食必須列為最優先考量的因素。

從野柳一路玩到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的遊樂世界，這

些可愛的教親們玩得不亦樂乎，我可慘啦！導遊兼攝

影師，到處跑場，五天的中台灣之旅，讓這些來自東

南亞的教親們，體會台灣山水之美與溫馨的人情。

尤其最後一天的迎賓會，加以台灣的元素，歡送這些

遠道而來的朋友，實為賓主盡歡，也備感依依不捨！

馬來西亞穆斯林
旅 台 札 記
圖／文　唐新齡．新竹

一生行走望斷天涯，最遠不過是晚霞。今生你

又在那戶人家，欲語淚先下。

三年前的暑假，我隻身一人前往大理。背著大

大的旅行袋出發了。輾轉幾處在一家雲南印象

的小店落腳，平時幫忙幹點活，就暫時住了下

來。那是我第一次遇見紮馬，他是一個也在這

裡打工的回族穆斯林。

在充滿民族氣息的小店裡，風吹過風鈴響動，

茶馬古道的氣息緩緩流動在悠長的古鎮夏日。

傍晚的時候，紮馬會友好地騎車電動車帶我在

大理遊蕩。

時光被無限拖曳，我們來到動人的洱海。白色

的鳥兒優美地掠過海面，生命虔誠而溫暖，如

同落日對山巒的眷戀。我靜默望著這個眉目深

邃，側臉如海岸線般優美的男子。

紮馬每天都會禱告五次，他相信真主安拉是至

高的神明。他說，人的一生是很特別的經歷，

是神明安排的。無論如果渡過都要心存感激。

經常禱告會得到真主的保佑。

「紮馬，你聽過一首詩嗎？那一天，我閉目在

經殿的香霧中，驀然聽見你誦經的真言。那一

月，我搖動所有的傳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

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

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那一世，我轉山

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

見。這是我們佛教中一位僧人寫的。你們伊斯

蘭教的愛情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會相信真主的安排，一旦確定了相愛便

不會輕易變心。」

紮馬虔誠地望著洱海，夕陽沉了下去，卻留給

了湖面良辰好景。他說，穆斯林會把錢施捨給

窮人。說明窮人就像把金錢贈給真主一樣。有

一天，善行會得到回報，會得到自己的天堂。

富人和衣裳襤褸的窮人有時會在同一首旋律中

在廣場上舞蹈。我們信奉同樣的神。有一天等

我存夠了錢，我就去麥加朝聖，為全家祈禱。

紮馬望著我，唱起了屬於穆斯林的歌曲。那樣

的旋律，在大理漫長古老的街角回蕩。如同天

籟，就像穆斯林虔誠篤定的信仰和內心。

「紮馬，你真好。我喜歡你。」長風呢喃，我

輕輕的話語被風吹散。紮馬望著我沉寂了很

久，安靜地融到了細碎的空氣中。

我們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我離開的前一晚，他

帶我去了下關的清真寺。我輕輕地依靠在他背

後，無限留戀與傷感。白色建築藍色屋頂，背

後是無限的藍天白雲，純淨無瑕。寺內信徒捧

著古蘭經，對真主安拉禱告。這樣澄澈的靈魂

與信仰，理應得到上天的眷顧呢。

那晚，紮馬給了我他親手做的的手鏈。古樸的

草繩纏在一起，中間串上珠子。有種難以言喻

的質樸之美，它是來自一個穆斯林心底的祝

願。

「紮馬。」

「希微，我也喜歡妳。可是我們穆斯林一旦愛

上就是一生一世，不離不棄。真主不允許不忠

誠。那麼我寧可選擇不喜歡妳，因為妳遲早要

回到自己的地方。」

大理的古道上清樂想起。而此刻在月光下，我

流下了眼淚。紮馬用稚拙的漢語表達出他對愛

的忠貞與責任。

離開大理，一路上疾馳的風景，那樣的美好生

活離我越來越遠。只剩紮馬的歌，我用手機錄

了下來，不停地在耳邊迴圈。

紮馬，他如今是否是走在麥加城中。在誦讀

《古蘭經》的聲音中得到最高的信仰。
歡迎各界賜稿


